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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但我们应该记住自己是怎么
从挨打中站起来，又怎么从落后中再崛起
的，剩勇奋斗继续前行；记住“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
犯人”等史训，走“富不骄，强不霸”之路。“一
二·九”运动的纪念碑就立在樱桃沟。

（二）

现年60岁以上的人，大概大多数对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跃进”带来的“饥饿”、

“大革命”带来的“内乱”留有难以磨灭的记
忆。当然因地域、环境、地位不同，各人有不
同的感受。《回忆录》叙述了东北解放后东北
工业恢复、发展中如何“出产品、出经验、出
干部”，以及新中国工业如何稳健的起步；叙
述了袁、吕等 1952 年随周恩来总理率领代
表团到莫斯科谈判我国“一五”计划苏联援
助项目、日夜加班工作的具体情况。在讲到

“156 项工程”项目时，我立马想到我参加工
作的第一个单位“沈阳黎明公司”是 156 个
之一。那是边学边干，付出辛劳就有收获的
岁月。其时袁宝华是冶金部领导，他详述了

“指标”如何一次次飙升，主观意志如何不可
阻挡。结果是“全民大炼钢铁”，用饭锅当废
钢，以木材代焦炭，丰收年份的粮食留在地
里，各种“卫星”套红印在报纸上。袁的家乡
是河南省南召县，“当时《冶金报》报道这个
县日产 1000 吨铁，我大吃一惊，‘大跃进’把
我家乡伏牛山上的树基本上都砍光了。”
1957年钢产量535万吨，1958年就“跃进”到
1108万吨（计划 1070万吨），报喜的背后是
不能用的废钢占了一半。我那时在初中读
书，学校操场上垒起小土炉，师生们留着汗
水、打着瞌睡炼出的几吨渣钢，应该也在千
万吨钢中占有一份。

袁宝华在书中从工作角度概括的是：
“1958 年是难忘的一年，1959 年是难堪的一
年，而 1960 年则是最难受的一年”。接下来
是“过渡时期”，实际上是“饿肚时期”。“许多
人由于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很多地方出现
了饿死人的现象。”为了扭转国民经济的被
动局面，邓子恢主张在农村搞承包，受到大
会公开批评时，“脸色煞白，一句话也不
说”。《回忆录》里对高层不同意见的回忆，对
基层人民疾苦的描述，字里行间里透出深
沉、无奈的“家国情”。

中华民族具有自纠、自愈功能，若此才
有延续不断的五千年文明，我们党也有这个
传统。“纠”与“愈”的过程也充满了斗争和伤
痛。

1961 年，国家对经济发展终于确定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连我
们这些中学生都知道这是针对“大跃进”“饿
肚子”等问题提出来的，人们“菜色”的脸上
有了“喜色”。看了《回忆录》“对国民经济伤
筋动骨的调整”一节，方知看似简单的这八
个字，其由来、变化，颇耐人寻味。1960 年
8 月计委提的方案是“整顿、巩固、提高”，国
务院会上，善于审时度势的周恩来知道“提
高”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于是把“整顿”改为

“调整”，避开“整顿”这个分量较重的词，还
加上了“充实”二字。这样的更改，在头脑发
热岁月刚刚过去的时势下，更易为上下所接
受。实际工作之难，袁宝华称之为“伤筋动

骨”，不是“调整”二字体现得了的。
经过三年调整，国民经济很快走上了健

康发展的轨道，重要的还有取得了正反两方
面的经验教训。到 1965年，主要工农业产
品产量达到或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吕东是冶金部部
长，很快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以致蒙
冤入狱，家破妻亡，被关在秦城监狱四年多，
直至林彪出逃后才恢复工作。胡昭衡时任
天津市市长，被诬为“三反分子”，受折磨最
厉害，身心俱损。袁宝华是相对幸运的部级
干部，时任经委副主任兼物资管理部部长，
开始也被诬为“叛徒、特务”，但很快查证造
反派列举的才是“假材料”。“靠边站”一年半
后，在周恩来干预下解放出来，参加国务院
业务组领导下的计委生产组任组长。

令我不只是理解、同情还加上敬重的是
袁宝华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九年的艰辛
工作。《回忆录》有一段情深意切的自述：“在
那极其艰难的年代，我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
组织和领导国民经济的运行，负责工业交通
生产、建设和管理方面的工作。在工作过程
中，亲眼看到并深刻体会到周总理和几位副
总理，在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同林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以及‘左’倾错误进行艰难曲
折的斗争经过。我深感有责任把这一段不
幸的历史写出来，把经验和教训留给后人。”
经济形势怎样的极其困难？斗争怎样的艰
难曲折？书中均有详细的叙述，我也难摘其
要。袁宝华写道：“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工厂
没有完全停工，铁路尚能运输，国民经济尚
能维持运转，是生产组起了‘救火队’的作
用。那个时候搞生产的人也是冒很大政治
风险的，许多领导干部随时有被揪斗的危
险，而且在那种无政府主义状态下，组织生
产调度也十分困难，生产组能够顶住各种干
扰，也是靠周总理保护。”连为群众生计、“闹
革命”之需而抓生产的干部都需要保护，可
见周恩来总理是“文化大革命”中集万难、托
众望于一身的国之大梁，正是他的领导艺
术、斗争策略，以及袁宝华这样干部和群众
的给力，才维系了国民经济没有全面崩溃。
这是何等的家国情怀！

（三）

1982 年成立新经委的主要办公地址
“九号院”，也是吕东、袁宝华、胡昭衡三位老
同学、老战友“分离”40 多年“重聚”的地
方。我称自己在九号院这一段工作是“如歌
的岁月”，我想对他们更是平添一份人生情
谊。

1937 年，他们三人从北大各赴东西之
后，吕与袁相见较早，是在 1949 年的沈阳
市。袁从延安辗转到沈阳，不久调入东北工
业部。在此之前，即东北解放之初，吕就随
大批干部进入东北，在晋察冀做经济工作的
吕这时是东北工业部第一副部长，袁到后任
计划处处长（朱镕镕基、林宗棠从清华大学毕
业后到该处工作）。《怀念》中袁说：“在东北
工业部 3 年，是我学习做经济工作收获最大
的一段时光，吕东同志好学实干精神对我启
发很大、影响很大，感受很深。”1956 年冶金
部成立后，吕是第一副部长（1964年任部
长），袁先后任办公厅主任、副部长。1960

年袁调任经委副主任兼物资管理局第一副
局长。从沈阳到北京的这一段，吕与袁共事
长达 11 年。胡昭衡在“文化大革命”结束
后，任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医药管理局局
长，并在这个岗位上办了离休手续。

新经委是国务委员张劲夫兼主任，吕与
袁都是副主任、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后
来，吕接任主任，袁是第一副主任。胡被聘
为经委经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常列席
经委会议。这三位老同学、老战友在改革开
放的春天里于九号院重聚，欣喜之情可想而
知，共同的信念与工作岗位，让他们又一次
焕发了革命青春。《怀念》里袁讲到吕：“由于
我们的老关系，我又是老经委，他对我的意
见非常尊重，我们合作得很好。吕东同志遇
事谨慎，深思熟虑，百无一失，又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和他共事，心情总是愉快的。”称
之为“我的良师益友”。讲到胡：“岁月不居，
相知弥深”，不仅交流工作，还互勉诗词，是

“同志加挚友”。我第一次见到吕东，是在他
任航空部部长，他视察沈阳黎明公司，我在
公司参与接待的时候。后来我在航空部、机
械委一直在他领导、关心下工作。第一次见
到袁和胡都是在九号院的吕东办公室，记得
见袁时，几分钟闲话中有两句：“我们还是校
友呐！”“大跃进吹牛皮，贵省（安徽）是冠军，
我们省（河南）是亚军”，一下子拉近了两代
人的距离。后来几年里，我因为做办公厅工
作，在九号院经常与三老见面，他们勇于开
拓、严谨乐观、高瞻远瞩、关爱干部的精神，
以及他们之间相互扶持、诚于切磋的友情，
给我很深的印象，多有熏陶与教益。

1982—1988 年的经委正处在我国经济
整顿恢复，探求工业发展新方向、新途径的
重要时期，工作紧张多头、斑斓多彩，《回忆
录》里有生动具体的记叙，并说“为当好党中
央、国务院的参谋部，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我的拙著有关章节中也有简述，不再重复。
但如今社会上有人认为改革开放的前10年
没做什么事，这显然是少知而偏颇。应知

“万事开头难”，应知从中央到地方有无数动
人的故事。经委系统工作也只是开拓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方面军。仅就打
开眼界来说，且不细说袁宝华讲到1978 年
前后奉中央领导指示带队“走出去”访问七
八个发达国家，并在日本“蹲点”一个月的新
收获、新作用，这里先举个我的小例子：九号
院的八十年代初，日本野村证券研究所负责
人被“请进来”在南会议室讲课，我耐心听后
脑洞大开，原以为证券只是股票、债券，没想
到还有那么多名堂，虽然顶多是“知其然”；
还没想到的是，在讲完课后还主动让听者

“提问”，沉默少许有人好奇地问负责人和同
台日本翻译工资多少，回答后补了一句：我
交完个人所得税，和他（指翻译）差不了多
少。大家才知道，日本所得税率“累进”得够
厉害。

1988 年国家机构改革计委、经委合并
成立新计委之后，吕袁胡三位领导已年过70
岁，均从一线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袁宝华
在1979年初就创建了第一个全国性社会经
济团体——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最先提出

“自治、自立、自养”的建设原则，后改名为中
国企业联合会（与中国企业家协会合
署办公）。吕东退下后，创建了中国

工业经济协会，后改名为中国工业经济联合
会。胡昭衡创建了北京杂文学会。这些社会
经济团体的工作，也都是改革开放中开创性
事业。我荣幸地是这三个会的兼职副会长，
前两会的副会长我兼了20 多年，并兼中企联
旗下《企业管理》杂志的主编数年。这让我
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继续学习他们如何做
人做事，包括从中企联的继任领导陈锦华、
王忠禹，工经联的继任领导林宗棠、李毅中
等那里学习了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对我以后做协会工作大有裨益。

（四）

2015年 5月23日，在春风沐浴的钓鱼
台国宾馆芳菲苑，聚集了100多人，参加“袁
宝华系列著作出版座谈会”，中国企业联合
会会长王忠禹主持，百岁高龄的袁宝华专程
出席。会上，传达了习近平办公室转达的总
书记对袁老百岁和座谈会的祝贺，朱镕镕基、
顾秀莲、陈锦华等原国家领导人，现任副总
理马凯等出席，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大
家欢聚一堂，庆祝袁老百岁华诞和他系列著
作出版。朱镕镕基在讲话中称袁“是我最好的
启蒙老师”，顾秀莲说袁“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和典范”，马凯的《七绝》献诗：“百年长卷尽
斑斓，戎马兴邦三百篇；更有李桃花竞放，同
期茶寿仰高山”，简练地描述了袁老百年精
彩人生，并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似可代表
大家的心声。

这个特殊的座谈会，也是一次友谊、友
情的交流会，王忠禹在小结时就说“大家的
发言充满了感情、尊重和友谊”。与会者都
是与袁宝华工作、生活关系密切的人，大多
数已年过古稀。我也是参会者之一，也为会
上的气氛所感染，不由得想起袁老80岁生
日时曾自赋诗《八十述怀》，彼时和者甚多，
我写的四句学习感言也被收入和诗集中，最
后一句就是“相期再庆百年春”。也不由得
想起袁老的老同学、老战友吕东、胡昭衡，吕
老去世后我曾写怀念文章《忠厚长者勤政楷
模》，胡老去世后我曾写纪念文章《要做真的
人》（在北京杂文学会纪念胡老会上宣读，题
目为胡老诗中一句）。当然，我尊重的老领
导很多，对我成长的帮助很大，都难以忘怀，
只因吕袁胡三位相互是老同学、老战友，吕
袁是我人生受教得益最长的直接领导，胡是
我写作杂文的引路人，我又高攀他们是老校
友，故而籍读《回忆录》之机，三人联系忆谈
写此一文。

人生之路既短又长。从樱桃沟到九号
院46年，从九号院到芳菲苑 33 年，袁宝华
今年已 104 岁矣！2019年春节前两天，我
又一次去拜望袁老，轻抚老人家历经沧桑的
双手，往事历历，感慨不已：“一二·九”运动
那样的革命斗争不能忘，改革开放这样的革
命新篇不能忘，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忘。
美好生活、富强中国是赋有家国情怀为主流
的一代代人奋斗出来的，美好生活中应该包
涵友谊、友情，奋斗过程中建立的友谊、友情
更是弥足珍贵。

百年风雨家国情
——读《袁宝华回忆录》随感


